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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约谈后，郑州也在四处寻找治霾良方。
8月6日，即约谈后第10天，郑州市长马懿，就

率队前往石家庄学习治霾经验。当天晚上，考察团
返回郑州。

郑州市环保局通报称，马懿率领该市党政考察
团，专程赴石家庄学习考察该市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通过实地查看、现场观摩、座谈交流，对石家庄
市工地管理、道路保洁、超洁净排放、空气自动站运
维及大气污染防治科研成果等方面，作了深入细致
的了解，考察内容丰富，接触人员广泛，取得了良好
效果。”

但在2015年上半年全国74个城市空气质量排
名中，郑州倒数第三，石家庄倒数第五。马懿的石家
庄之行，被媒体解读为“倒数第三学习倒数第五”，
调侃意味不言而喻。

相关部门人员认为，这个说法让人委屈。
郑州市环保局解释为何去石家庄学习时，称郑

州和石家庄环境“禀赋”相似，经济、产业结构、地理
气候，以及污染的主要构成都差不多，学习到的经
验能真正起到作用。

其次，虽然两座城市都是倒数梯队，但石家庄
后来居上，改善明显，证明其措施行之有效，值得借
鉴。石家庄大气污染防治已进入常态化监管，完成
了污染源解析工作，确定了“压煤、抑尘、控车、减
排、迁企、增绿”的主攻方向。

郑州市环保局表示，这也是郑州目前的主要工
作方向。目前郑州市对工业企业、工地及道路扬尘、
黄标车淘汰、油气回收方面的治理持续推进，注重

“标本兼治”。
郑州大学环境科学院教授张瑞琴也指出，此前

的不够重视，对雾霾研究基础薄弱，导致郑州大气
污染的各项污染物底数不清，每年的绝对减排量不
明，“根本让人无法对郑州雾霾的科学性有个明确
的认识，政府决策也缺乏实证研究的基础。”

张瑞琴参与了环保部门牵头组织的郑州
PM2.5源解析研究工作，对郑州如何治霾，她的观
点类似李一。她说，虽然郑州市政府一直在进行拆
除市区老旧的燃煤锅炉、控制扬尘等方面的工作，
但空气质量仍在持续恶化，说明绝对减排量不足。
从监测数据来看，来自尾气、喷漆等途径的挥发性
有机物，对空气污染的贡献率在持续上升，郑州对
此的控制措施并不能令人满意。“对单一污染源的
控制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空气质量，大气治理从来都
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张瑞琴说。

（据新京报）

郑州洒水治霾背后的困局
空气质量倒数第三，成为首个被约谈的省会城市；集中建设加剧污染，考验发展与环保平衡

郑州成了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个被约谈的省会城市。据环保部的数据显示，整个上半年，郑州市区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仅39天，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列倒数第三。其实早在此次约谈8个月之前，市民李国发就郑州雾霾问
题，以向市长马懿发公开信的形式，质疑政府“治霾不力”。这封公开信之后，郑州一直推行的部分治霾措施饱受质
疑，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对街头洒水治霾的争论，这也让三大污染源之一的工地扬尘治理，成为市民诟病的重点。

9月 10日清晨，刚接车的贾鲁敏，
打开广播收听天气预报，这是他每天
接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贾鲁敏患有
鼻炎，从 2012 年起日益严重，雾霾天
里，他的鼻腔总是瘙痒难耐，呼吸不
畅。在贾鲁敏的印象中，今年还不是
郑州空气质量最差的时候。“2013年冬
天是最差的，医生直接建议我暂时离
开郑州。”

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也似乎印
证了贾鲁敏的说法。报道称 2014 年 1
月河南召开两会时，郑州市区雾霾严
重，省政协委员、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副主任孙晓红对来自濮阳、鹤壁、
安阳的委员们说：“不好意思，让你们
来郑州受苦了，替我们吸一点雾霾

吧。”
郑州的雾霾到底有多严重？环保

部的一组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郑
州市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仅有 39天，
在全国 74个重点城市中，大气环境质
量位列倒数第3，其中4月至6月连续3
个月，都是倒数第二。也正是因此，郑
州成为了新环保法实施以来全国首个
被约谈的省会城市。

空气质量的好坏，不仅决定着排
名和约谈，某种程度上也似乎能影响
一些商人的投资决策。

福建客商林金伦对此深有体会。
2010年，他将自己家族在南方经营的
户外运动品牌分店开到了中原区爱民
路上，生意红火。但好生意持续了不到

两年。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这家品牌
店经历了郑州空气质量不断恶化的过
程。“2014年冬天是个坎，空气差到没
人愿意进行户外运动。”林金伦说，郑
东新区一个户外慢跑组织在那个冬天
宣告解散，教练最后叮嘱大家的是尽
量减少外出运动，“想锻炼改室内游泳
吧。”

林金伦的户外运动店没能挺过郑
州的雾霾天，最终关门歇业。

林金伦的经历或许说明不了太
多，而郑州市委副书记、市委秘书长胡
荃的一句话，则更为直白：“这样的空
气质量，让人出去招商，脸上都挂不
住。郑州大气治理已经没有后退余地，
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要治霾，就得先弄清楚污染从何
而来。

郑州市环保局2014年冬天公布的
解析数据表明，空气污染源中燃煤污
染 占 36.5% ，机 动 车 尾 气 污 染 占
31.9%，扬尘污染占 20.9%，其他污染
10.7%。

对于这一数据，一直关注郑州空
气污染的大气科学博士李一认为，冬
季的雾霾有很大部分来自于燃煤取
暖，但是夏季燃煤方面的排放并不高。

李一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的
博士，现就职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环保
局。他之所以关注郑州的空气污染，是
因为他的老家新乡市，距郑州仅 90公
里。

李一说，关于河南地区的空气污
染问题，目前并没有太多公开的数据
和报告。但根据郑州大学科研人员

2011 年在郑州大学新区对郑州的
PM2.5进行观测后发表的数据，郑州的
空气污染物来源主要是建筑工地扬
尘，占比 26%，燃煤只占 23%，“虽然观
测不是连续的，但是我认为这个数据
是具有科学性和基本准确的。”

李一的观点，也得到了环保部的
部分印证。在7月28日的约谈中，华北
环保督查中心主任刘长根指出，郑州
市明显存在大气治理工作不力、扬尘
污染问题突出、企业违法排污多见、水
环境保护不够等问题。

而开着出租车奔走于郑州大街小
巷的贾鲁敏，也觉得扬尘是郑州空气
质量差的主要元凶之一。

贾鲁敏把车拐上贯穿郑州南北的
京沙快速路，一路上，车窗外几乎全是
各式各样的建筑工地。“郑州郑州，天
天挖沟，一天不挖，不叫郑州。你看看，

这像不像打过仗一样？”他指着手机里
的一张图片说。

这张图片是当地媒体航拍的郑州
市南三环一处被高楼包围的城中村改
造的工地，地面罩上了黑色的防尘网，
从航拍的角度看焦黑一片。

2015年6月，河南省环保厅副厅长
陈新贵也对媒体直言，郑州空气质量
差和工地太多有很大关系。在一个发
布会上，陈新贵说早前去郑州调研，大
概有 1917 个工地，并感慨“我那个天
啊，我们根本就是住在大工地上”。

郑州市环保局于 9月底回复记者
采访时透露，郑州目前有2141个工地。

但郑州市环保局也指出，郑州的
雾霾问题除了自然因素，还有污染排
放的长期积累效应，其背后隐藏着发
展方式、产业结构、消费观念及生活习
惯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集中建设集中整治被比喻为“长
痛不如短痛”，但现今挥之不去的霾已
成整治难题。

在郑州市政协委员孙平江看来，
政府对污染治理责无旁贷，对污染的
产生，或许也要承担很大责任。孙平
江所指的，是分布在郑州的、大大小小
的2000多个工地。这也正是环保部华
北督查中心约谈马懿时，指出的扬尘
污染来源。孙平江说，政协内部有代
表认为郑州的集中建设已经在短期内
造成居民的生活不便，加之工地扬尘
污染从2012年之后日益严重，“相当一
部分代表倾向于稀释建设密度，少量
多次。”但他也承认，这种思路并未在

政协内部成为主流，更多的代表认为
如果不集中建设，郑州人口聚集度饱
和之后的建设成本会让人无法承受。

这似乎能够反映郑州的发展思
路。早在 2008年，郑州市政府集中对
10条主要道路进行整治工程，面对市
民为何不逐条改造的质疑，时任郑州
副市长的穆为民公开表示，“市政府也
曾考虑分批改造，每年上两条路，但这
样需要持续5年的时间，这对市民是个
长期的影响，所以决定长痛不如短痛，
集中整治，尽快完工。”这种思路持续
至今。当地媒体报道称，2013年 3月，
郑州多个交通项目开工导致大面积拥
堵，郑州市官方回应仍然是“长痛不如

短痛”。
集中建设导致了扬尘污染的加

剧。郑州市相关部门表示，郑州在基
础建设方面的历史欠账较多，目前正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镇人口增长、机
动车增长及基础建设，确实给大气污
染防治带来更大压力，这些问题都无
法回避，接下来“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
与环境保护的同等重要性”。

对此，孙平江表示，现在不好说集
中建设的成果大，还是建设造成的污
染大。但是建设前前后后已经持续了
十几年，造成的各种污染全郑州人一
起买单，“就看你能不能忍，能忍多
久。”

应对雾霾，郑州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洒水，但这
却引起争议重重。

为了改善空气质量，郑州并非没有采取措施。
按照郑州市环保局的说法，应对空气污染的动作更
早：自2013年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发布《蓝天工程
白皮书》，围绕扬尘、机动车尾气、燃煤展开工作。

与贾鲁敏的私下抱怨和忍受不同，退休记者李
国发，在2014年底曾通过公开信的方式，表达对郑
州雾霾治理状况的不满。

在这封发布在网络上的《致郑州市长马懿的公
开信》中，李国发称“对你和你的政府对雾霾治理非
常不满”。这封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李国发告诉记
者，公开信“是向雾霾宣战”。

三天后，马懿回复了公开信，称心情沉重，治理
大气污染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政府责无旁贷。

据公开报道显示，作为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措
施之一，郑州的洒水车在2015年4月之前是上下午
各洒一趟，目前则是一天洒水 6趟，白天平均两小
时洒水一次。

郑州市城管局表示，目前气温较高时段，郑州
市区每天的道路洒水降尘实际用水约1.5万吨。

然而“洒水治霾”，一度引发争议。
当贾鲁敏开车载着记者行驶到郑州中原区友

爱路时，接连遇到三辆不同的洒水车来回作业。“天
天洒水，我的鼻炎还是照样犯。”贾鲁敏说，在市长
被约谈后，喷洒作业的密度更大了。

据郑州市环保局透露，市区快速路及主次干道
的机械化清扫冲洗面积达到3680万平方米。

“这是病急乱投医。”孙平江说，他查阅了省图
书馆的学术期刊，没发现洒水对雾霾治理效果的实
证研究，反倒看到专家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洒水治霾
的效果评价甚低，并将此举称为“伪生态”。

大气科学博士李一也表示，他个人非常不赞成
“洒水治霾”，首先是收效甚微，其次是郑州本来就
缺水。李一解释说，洒水确实对净化近地面扬尘有
一定的效果，但是PM2.5除了有来自扬尘的部分，
还有大约一半是来自二次转化和气体污染物转化
生成的，洒水对转化成分毫无净化效果。

大气治理是系统工程

洒水治霾？

“已没有后退余地”

“住在一个大工地上”

“长痛”还是“短痛”？


